
15 

2014 年 7 月  阿拉伯世界研究  July. 2014 

第 4 期  Arab World Studies  No.4. 

 

中东地缘政治  

 

一战对当代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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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于 1918 年结束，导致中东地区出现了长达一百年的冲突

与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在解决了东方问题之后，出于一己之私而制造和加剧了当代

中东问题，他们挑起阿以矛盾，制造当代中东地区的分裂，阻碍中东各国和人民的

民族国家建设，催生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当代中东地缘政治的塑造以及政治

与社会发展进程的严重滞后，与一战及之后欧洲列强的殖民分割与统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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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年夏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于 1918 年结束，但它对中东地区

的影响、特别是所引起的地区纷争，因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列强的活动而愈演

愈烈，伴随欧美强权的权力转移、美苏冷战时期的尖锐对峙以及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主导中东而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一战后的中东格局及列强对中东事务

的肆意卷入与干涉，是百年来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有关国家内部政局跌宕起伏、

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每一次列强的干预，必然伴

随更加剧烈的地区动荡，中东政治何时才能真正由本地人民做主，仍是个严重

的问题。 

一、一战使东方问题演变为中东问题 

近代欧洲对中东地区的关注源自东方问题，即如何应对日趋衰落的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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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在东南欧的统治。马克思说过，“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

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①“现在，

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因成功地使欧洲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的危险

而自鸣得意之时，这个永恒的题目，这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来了：对土耳

其怎么办？”②因此，所谓东方问题，就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所引起的外交

问题，焦点是争夺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控制权。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仅涉及列强如何填补其在欧洲的政治真空，而

且还涉及如何瓜分马格里布和新月地带等大片土地。伴随中东政治地理范围的

不断扩大，特别是东方问题中“欧洲部分”的阶段性解决，前者也就自然而然

地转变为中东问题了。可以说，没有东方问题，就没有今天的中东问题，中东

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或许也不会那么困难和曲折。当代中东问题的根源在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日渐瓦解的奥斯曼帝国的掠夺和瓜分，以

及战后对中东土地、资源和人民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 

由于在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上欧洲列强各怀鬼胎，长久以来他们未达成

任何接近一致的政策。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欧洲列强关心的是如

何在帝国瓦解后获得更多的利益。他们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案：（1）维

持土耳其的存在。英国和奥地利曾经试图通过劝说素丹实施有效的改革，从而

成为抵抗沙皇俄国南下扩张的堡垒。但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陆续放

弃了这一政策。（2）肢解土耳其。沙皇俄国、法国、英国和奥地利先后采取此

一政策。沙皇俄国放弃了其在 1833～1897 年期间短暂支持过的维持现状政策

后，转而积极实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1840 年之前和 1871 年之后，法国也开

始谋夺素丹在北非的领地。进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奥地利开始着手实施积

极的扩张政策，在逐渐失去对德意志的控制之后转向与俄国争夺巴尔干。英国

也不甘人后，主张巴尔干国家脱离奥斯曼，实现独立。 

然而，上述四大国尽管肢解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目标雷同，但背后的国家私

利不仅各异，而且相互矛盾和冲突。 

沙俄从政治和战略角度出发，热切渴望获得黑海乃至地中海的出海口，以

打破冬季由于波罗的海和北冰洋结冰而导致海港被冻、国境被封锁的不利局面。

在宗教层面上，自 1774 年后，沙皇就自认为是希腊正教的保护者，巴尔干地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② 同上，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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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事务当然也要由沙皇而不是作为异教徒的土耳其素丹来管辖。在民族和

种族层面上，沙皇更将自己看做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斯拉夫人的天然保护者。

基于这些考虑，沙俄必欲置奥斯曼帝国于死地而后快。 

法国的目标亦很明确，主要有两个：在政治经济方面，自从拿破仑时代，

法国就开始扩展其在北非和近东的利益，因此，它支持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

属地反抗素丹的统治；在宗教方面，法国自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罗马天主教

徒拥有保护权利，因而主张更积极地干涉帝国事务。 

英国与沙俄和法国的心思不同，基于其在东地中海的商业和战略利益，它

不愿意看到通往印度的海上生命线被这两个竞争对手所控制，因而宁愿维持一

个脆弱的奥斯曼土耳其政权，而不愿意让俄法在小亚细亚和波斯湾地区的势力

坐大。 

实力较弱的奥地利，一方面担心某个强国会控制多瑙河流域而对其产生威

胁；另一方面，由于奥匈帝国的臣民包括为数众多的斯拉夫人，与奥斯曼帝国

的民族构成有很大的亲缘性，任何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治要

求，往往导致奥地利国内斯拉夫人的同样要求。因此，直到 1870 年以前，奥地

利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相对保守。 

正是由于列强各怀鬼胎，相互牵制，在时间上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瓦解的进

程，但也在空间上进一步累积了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以及日后解决这些

问题的难度。毫无疑问，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个渐变的过程，能够长期保持国

土的完整而不被北方的强国所肢解，其实是由于欧洲大国彼此矛盾、冲突的结

果。但基于上面提到的理由，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又难以避免。 

于是，东方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得以“解决”，垂死的奥

斯曼帝国最终崩溃，新的列强争夺在帝国废墟上迅速上演。中东问题开始取代

东方问题而走上地区政治舞台的中心，新的角色纷纷上场，中东社会拉开了百

年冲突的帷幕，变得愈加混乱和无序。 

二、列强制造阿以冲突及当代中东政治分裂 

奥斯曼帝国的政治遗产主要有三块：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北非的埃

及和马格里布地区，近东的阿拉伯半岛和新月地带各行省。帝国主义列强尔虞

我诈和鲸吞蚕食的结果是：1829 年，希腊独立；1878 年，保加利亚、门的内哥

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获得主权独立；1882 年，埃及被英国占领，成为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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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国；1870 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1 年法军占领突尼斯，

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1911 年，意大利以武力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利比亚。

实际上到 1918 年一战结束时，东南欧和北非已无一块土地属于这个“欧亚病

夫”。而近东的新月地带，也早在一战正酣之际，被英、法、意、俄等国私相授

受。 

1915 年 4 月，上述四国在伦敦签署秘密协定，承认意大利在土耳其沿地中

海地区拥有特殊的权益。1916 年 9 月，经过一年的谋划，英法达成了分割奥斯

曼帝国阿拉伯各省的秘密协定，即《赛克斯－皮科协定》。同年 11 月，英国还

强迫卡塔尔接受奴役性的条约，把后者变为其保护国。为换取沙皇俄国对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支持，英法允诺战后沙俄可兼并奥斯曼帝国的黑海海峡地区，并

可占领伊斯坦布尔；作为交换，沙俄则须将波斯的“中立地带”让给英国，并

切实保障英法在该地区的特殊利益。 

除了欧洲列强间的私下交易外，英国还打着支持阿拉伯人独立的旗号，公

开与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地的阿拉伯人领袖达成共同对土耳

其作战的协议，同意战后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些政治允诺见诸 1915～

1916 年间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身在麦加的汉志阿拉伯教长谢里

夫·侯赛因之间的五次通信，史称麦克马洪－侯赛因书简。侯赛因在第一封信

中“明确要求大英帝国承认阿拉伯各国的独立，”①麦克马洪也肯定地表示：“英

国愿意承认和支持区域内各处的阿拉伯人在麦加酋长所要求的界限范围内独立

自主。”②于是，阿拉伯人在 1916 年 6 月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英法等协约国对奥斯

曼帝国的作战中，对英国从西奈半岛经耶路撒冷向大马士革的进攻起到了决定

性的帮助，加速了帝国的瓦解。 

然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方面要赢得世界犹太人、特别是构成

德国和奥匈帝国人口很大一部分的犹太人对协约国的支持，③另一方面英国看中

了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巴勒斯坦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由于战

后阿拉伯人的独立自主不符合英国利益，因此时任外交大臣的阿瑟·詹姆斯·贝

尔福于 1917 年 11 月 2 日，不顾先前“英国已经答应为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

                                                        
① 新华社国际部：《中东问题 100 年（1897-1997）》，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 页。 

② 转引自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和演变（1917-1988）》，纽约，1990 年版，第 5 页。 

③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balfour.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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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伯国家做出准备”①的承诺，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沃尔

特·罗斯柴尔德爵士，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

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②此即为《贝尔福宣言》，这是世界上第

一个大国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著名宣言，它也被看作

是导向建立以色列国之进程的最初起源。世界犹太人为之深受鼓舞，犹太复国

主义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对阿拉伯人的出尔反尔和对犹太人的利诱，加

剧了阿拉伯和犹太民族间的隔阂和仇恨，当代中东地区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

矛盾由此发轫，它也为日后更为尖锐的民族对抗和大规模冲突埋下祸根，并最终

导致了二战后的阿以冲突。一个世纪以来的中东为此付出了惊人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代价，引发长久战争和暴力冲突，和平迟迟不能实现，至今恶果难消。 

不仅如此，欧洲列强挑拨离间、分而治之的惯用伎俩在战时及战后初期屡

屡得到运用。随着一战结束、土耳其战败投降，英、法、意等战胜国早已将战

时对阿拉伯人民的政治承诺抛诸脑后，乘势将奥斯曼帝国的西亚属地几乎全部

瓜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甚至对法国总理克莱蒙梭说：“我们与法国的友谊，

十个叙利亚也抵不上。”③1920 年国际联盟的圣雷莫会议更是做出决议，使得英

国获得对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地的委任统治权，法国则获得对叙利亚

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五年后，英国又宣布塞浦路斯为其直辖殖民地。此时

海湾地区的科威特和阿拉伯各酋长国也已先后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局面并非偶然发展所致，它与英国等外部列强对战后阿

拉伯世界分而治之的图谋一脉相承。战时被誉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的英国人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于 1916 年 1 月在给英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明确表

示：“（阿拉伯人）起义对我们有益，因为它符合我们的直接目标，即伊斯兰‘集

团’的崩溃、奥斯曼帝国的战败与瓦解，而且谢里夫·侯赛因即将建立的那些

用以继承土耳其人的国家对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伤害。……阿拉伯人甚至比土耳

其人还不稳定，如果操作得当，他们将会保持某种政治马赛克状态，即一群彼

此充满猜忌又无力整合的小公国。”④接下来中东地缘政治分裂的事实，给了劳

                                                        
① Robert John and Sami Hadawi, The Palestine Diary, vol. I (1914-1945), New York: New World Press, 

1970, p. xiv. 
② 新华社国际部：《中东问题 100 年（1897-1997）》，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1 页。 

③ Gelvin, James L., "The Ironic Legacy of the King-Crane Commission," in David W. Lesch,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pp. 13-14. 

④ Waïl S. Hassan, "Lawrence, T. E.," in David Scott Kasta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British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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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斯的分析以最详实的注解。 

毋庸置疑，百年来中东地区的政治分裂以及困扰中东数十年的阿以冲突正

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不断被固化成形的。 

三、殖民分割阻碍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 

根据 1920 年 8 月 10 日协约国与土耳其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土耳其承

认汉志和亚美尼亚独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划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

巴嫩划为法国委任统治地，土耳其在欧洲的大部领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

黑海海峡由国际共管等。面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的领导下，

击败英国支持的希腊干涉军，迫使协约国重新讨论对土和约。1922 年 11 月 20

日，以英、法、意等协约国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在瑞士洛桑召开和会。

1923 年 7 月 24 日，有关各方签署了《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土耳其和约》，即《洛

桑条约》以代替《色佛尔条约》。新条约使土耳其收回其在欧洲的东色雷斯，保

留对土属亚美尼亚和部分库尔德人聚居地区的统治权，同时，塞浦路斯正式成

为英国的殖民地。根据新条约，原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被再次分割，

分别归属凯末尔革命后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和英国托管的伊拉克以及法国托管

的叙利亚，加上十六世纪被分割给伊朗的地区，以及生活在前苏联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斯坦被一分为五。库尔德人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跨界民

族，严重制约了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政治进程。当代困扰中东多国的库尔德问

题由此产生。 

一战还使英国对伊朗和阿富汗的控制得到加强。早在一战爆发前，为了对

付主要敌人德国，英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同法国接近。1904

年英法两国签订协约，确认了各自在奥斯曼帝国北非领地的势力范围，即法国

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英国则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英法在上述两国的

殖民统治进入新阶段。此外，为了确保英国通往印度通道的安全，在面临德奥

进攻和双方互有所求的情况下，1907 年 8 月 31 日，英俄也签订协约，调整了

两国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协约规定：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

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中立地带，成为英俄扩张的缓冲区；同时，

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就这样，阿富汗、伊朗的边界也基本确立。 

中东各国进入现代的政治边界并非沿自然山脉、河流或道路等划分，一方

面造成属于同一民族的各地阿拉伯人被划入不同的宗主国统治，逐渐形成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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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色彩的政治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造成许多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文化民族被

人为地分割到不同的国家境内，形成不少国家边境地区众多民族混杂而居的现

象，成为后来的边界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 

一战不仅确认了战胜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也使得英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等国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开始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得到列强的

相互承认，成为既成事实。 

1914 年一战爆发后，英国宣布埃及为其保护国，德国则指示土耳其军队进

攻埃及以夺取运河，但没有成功。战后（1922 年）英国承认埃及独立，但仍保

留在运河区的驻兵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英国借口

保卫埃及的安全和稳定，于 1936 年迫使埃及签订为期 20 年的《英埃同盟条约》，

规定英军继续驻扎运河区，亚历山大港仍为英国的军港等，进一步强化了对埃

及的实际控制。 

法国早在 1903 年就对摩洛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受英国支持的法国在摩

洛哥的行动引起德国的反应，虽然 1905 年到 1906 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在阿

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得到解决，但法国的“特殊地位”也得到了正式承认，而摩

洛哥的治安托管权则给予了法国和西班牙。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由德国引起，加

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紧张，但 1912 年 3 月 30 日签订的《非斯条约》则把摩洛

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根据《非斯条约》，同年 11 月 27 日西班牙得到了今天摩

洛哥北部和南部地区（伊夫尼地区）保护者的地位。 

阿尔及利亚也在十九世纪初被法国入侵，1871 年成为法国的三个省，1905

年全部沦为法国殖民地。二战中，阿尔及尔曾为北非盟军指挥部所在地，一度

是法国的临时首都。1934 年，的黎波里及昔兰尼加殖民地被合并为“利比亚”

殖民地，使得意大利在欧洲列强瓜分中东的进程中稳占一席之地。奥斯曼帝国

瓦解后中东地区的政治边界，就这样在一战的硝烟和战后余波中大体尘埃落定。 

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如前所述，受到英国“保

护”的还有海湾地区的 10 个酋长国。由于英国的所谓保护，伊拉克对科威特、

伊朗对巴林的主权诉求都没能实现，这些保护国后来都独立或联合成新的国家，

成为今日中东政治版图中的一分子。 

英、法、意、西等国主导下的殖民分割，人为划定了现代中东的政治版图，

为日后有关国家间的领土争议和边界战争（如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叙利亚长期

出兵黎巴嫩、西撒哈拉冲突、伊朗对巴林什叶派的支持等）埋下了祸根，严重

阻碍了本地区的民族国家建设和地区稳定。可以说，当代中东许多国家间存在

的领土问题、边界冲突，大多数都和一战后的殖民分割密切相关，帝国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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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主义对中东的分割统治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四、催生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兴起 

按照伊斯兰教自身的说法，十九世纪是伊斯兰教的“黑暗时期”。①英、德、

俄、奥等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频繁的军事打击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强有力

的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盛极一时、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在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下坠入屈辱潦倒的深渊，成为欧亚病夫而不能自拔。伊斯兰世界曾经有过的

辉煌成了广大穆斯林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试图借助于真主的力量和依靠《古

兰经》的教导回到基本教义，来解决伊斯兰世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出现的背

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现象，以及在西方入侵后所形成的众多社会和政治问题，

成为当时中东各地的主流思想。在当时那种“救亡图存”的形势下，所有抵制

欧洲列强扩张的思潮和运动无一不笼而统之地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而当时最

为流行的一个口号则是“伊斯兰处于危险之中”。②其中，十八世纪中叶兴起于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和十九世纪末期苏丹的马赫迪起义，是早期伊斯兰复

兴运动的代表。尽管他们最终也并没能挽救伊斯兰世界被西方殖民和占领的命

运，但广大穆斯林渴望当家做主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愿望却更加强烈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当时伊斯兰神权统治中心的奥斯曼帝

国的继承者，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们不顾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反对和抗议，坚决废

除了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教长的职位，撤销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庭，废止

了学校的宗教课程，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共和国。而名义上

独立的埃及法鲁克王朝则满足于偏安一隅，选择与英国合作，承认英法对新月

地带的实际占领，继续听任英国对海湾酋长国的“保护”，传统的伊斯兰法遭约

束，世俗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大行其道。 

随着英、法、意等国在中东的步步进逼，中东各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

斗争也不断加强，中东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政治及武装斗争成为历史的

必然。在西方军事、政治和文化的入侵面前，传统的伊斯兰世界显得束手无策。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

                                                        
① 所谓“黑暗”，指的是政治上的衰落，即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三大帝国：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尔均在

内忧外患下走向解体。参见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载《战略与管理》

2002 年第 1 期。 

② 吴云贵：《阿拉伯、伊斯兰与西方：复杂多变的关系史》，载《战略与管理》200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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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西方的现代入侵不

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

受到伤害。”① 如何确保伊斯兰价值观不受侵蚀？如何使穆斯林传统社会得以延

续？伊斯兰教怎样才能复兴？等等，都成为摆在伊斯兰世界面前的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 

在伊斯兰教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同时，试图复兴伊斯兰教的传统主义者也在

积累能量，寻找时机。哈桑·班纳在埃及创建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在这一大背

景下走上中东政治舞台的，成立不久就传播到中东其他地区，对后来中东各地

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到 1948 年时，其分支组

织已遍布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地，成员有 500 万之

众。②仅在埃及国内，就有 2000 个分部，成员 50 万。③ 

班纳呼吁革新伊斯兰教以振兴宗教、民族和国家精神，重申伊斯兰教的包

容性和普适性，反对西方文化的侵略与渗透，捍卫伊斯兰教信仰和传统文化，

反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实施伊斯兰法，呼吁伊斯兰

民族和祖国大团结等等。穆斯林兄弟会的信条高度概括了班纳的思想：“真主是

我们的目标，《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

为真主光荣献身是我们最高的渴望。”④班纳重申，伊斯兰教是人类全部生活的

终极之道，是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是“国家和祖国、政府和民族，是创造和

力量、仁慈和公正，是文化和法律、科学和天命，是物质和财富、赢利和富裕，

是圣战和宣教、军队和思想，也是忠诚的信仰和正确的崇拜。”⑤班纳积极主张

建立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实行政教合一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他崇尚暴力，

笃信圣战，反对民族主义，鼓吹伊斯兰世界大团结。他的思想为后来形形色色

                                                        
① 田文林：《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文化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1 年第 4 期。 

② R. P. Mitcheu, 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28. 转引自

陈天社：《论哈桑·班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渊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

第 4 期。 

③ 杨灏城：《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载《世界历史》1997 年第

6 期。 

④ Cited Lorenzo Vidino, “The Muslim Brotherhood’s Conquest of Europe,”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http://www.meforum.org/687/the-muslim-brotherhoods-conquest-of-europe and in Andrew C. McCarthy, 

“Fea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National Review, Jan. 31, 2011,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s/print/ 

258419. 
⑤ 杨灏城：《从哈桑·班纳的思想和实践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载《世界历史》1997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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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伊斯兰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兄弟会组织体系也为中东其他地区穆斯

林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母体与样板，对二十世纪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有

着重大影响。 

由于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和社会紧密相连，因而政治伊斯兰运动的

鼓吹者和领导者们试图以宗教指导世俗政治的主张，在广大伊斯兰世界中有着

先天的优势。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伊斯兰

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整套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对广大

穆斯林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穆斯

林的宗教观是其价值观念的基础，影响着他们对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包括

对待历史和西方的态度。”① 

所谓政治伊斯兰运动，也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成为“伊斯兰教政治化的直

接产物, 即‘伊斯兰教中的政治’或‘政治中的伊斯兰教’”。②刚被一战催生的

现代民族主义的群体意识加上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信仰，使得基于阿拉伯民族

意识和伊斯兰宗教价值基础上的穆斯林民众与西方列强（包括犹太复国主义势

力）的集体对峙和冲突，获得了持久而强大的支持力量，特定的物质利益和政

治目标与相对单纯的宗教信仰合二为一，已有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对抗因宗教信

仰的差异而进一步扩大。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源头，肇始于一战后外来

势力对中东各国的恣意干涉与政治高压，应是不争的事实。 

总之，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的疯狂争夺、挑拨离间，一战后的中东地区才会

陷入动乱、战争的恶性循环之中，流血冲突和大规模战争此起彼伏，持续的和

平成为难以企及的梦想。然而，列强并没有汲取一战的教训。相反，在战后变

本加厉地干涉中东事务，使得有关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愈演愈烈。毫无疑

问，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成为连续战火的地区，也是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为之不懈努力试图推动和实现和平的地区。 

一战遗留的历史问题、二战带来的灾难性恶果、冷战在中东的蔓延、四次

阿以战争、两次海湾战争、苏美分别发动的两次阿富汗战争、苏丹黎巴嫩也门

和阿尔及利亚各自的内战、两伊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激战正酣的叙利亚

内战，层层叠加起来，成为延迟、拖垮现代中东政治发展的沉重历史包袱，而

它们都来自共同的源头——一战及之后外部列强制造的地区政治动荡。 

今天，外部势力、特别是西方列强应从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和教

                                                        
① 金宜久等：《讲述阿拉伯人》，载《世界知识》2002 年第 16 期。 

② 格雷厄姆·E. 富勒：《“政治伊斯兰”现象解析》，曾强编译，载《西亚非洲》2006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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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真正为中东地区各国和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积极协助中东问题有关各方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非继续延续以往的干涉政策，从而为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

乃至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或许这才是国际社会竞相反思一战对当今中东地区影

响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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